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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孟子山
谭德荣

在故乡的怀抱中，地处攸县柏市镇库前村的孟子山宛如一位

沉睡的巨人，静静守护着这片古老的土地，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儿时的我，常在孟子山脚下的曾家冲拾柴、砍杂木，只觉得这

里幽静而神秘，仿佛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吸引着我。如今，再次踏上

这片土地，心中涌起无尽的感慨与向往。

山峦起伏，绿树成荫，天空湛蓝无云，这美丽的自然风光仿佛

将我带回无忧无虑的童年。那时的我，在山脚下奔跑，感受着大自

然的馈赠；如今，站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心中充满了对过往的怀

念与对未来的憧憬。

沿着蜿蜒的山路向上攀登，树木愈发茂密，仿佛一片绿色的

海洋将我包围。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形成一片片光斑，仿佛

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草木香气，让人心情

格外舒畅。每一步都踏着历史的痕迹，每一片叶子都在低语，讲述

着过往的风华。

终于，我们来到了云峰寺。这座古朴的寺庙被绿林紧紧包裹，

红瓦铺成的屋顶在苍翠的山体映衬下，显得格外鲜艳夺目。寺庙

的墙壁上爬满了青苔，诉说着岁月的沧桑。走进寺庙，一股庄严而

宁静的气息扑面而来。佛像静静地坐在大殿中央，眼神中透露出

慈悲与智慧。香火袅袅升起，弥漫在寺庙中，仿佛是人们对神灵的

虔诚祈祷。

站在寺庙的门口，俯瞰山下的美景，心中涌起豪迈之情。远处

的山峦连绵起伏，仿佛是大地的脊梁；山下的田野一片金黄，仿佛

是大自然的画卷。每一座山峰，每一条河流，都在诉说着时间的流

转与生命的奥秘。

沿着寺庙的右侧继续前行，我们来到了一处古树群。古树群

右下边是一条清澈的小溪，溪水潺潺流淌，发出悦耳的声音。溪边

的石头上长满了青苔，仿佛是大自然的艺术品。向下望去，只见悠

悠的攸水，缓缓流淌，宛若青蛇在爬动。在这片美景中，我仿佛感

受到了大自然的灵动与活力，也感受到了心灵的洗礼。

继续前行，我们来到了孟子山的山顶。山顶上是一片茂密的

树林，林下还开满了各种各样的野花，仿佛是大自然的调色板。在

这片林地里，可以俯瞰到整个孟子山的美景。站在山顶上，微风拂

过脸庞，让人感到无比惬意与舒适。向下望去，山下的山峦连绵起

伏，仿佛是大地的脊梁；山下的田野一片金黄，我仿佛感受到了大

自然的伟大与神奇，也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与微不足道。

孟子山，这座属罗霄山脉中段天子山系的山脉，虽然海拔只

有 474 米，却蕴含着无尽的自然与人文之美。它的树木茂密，郁郁

葱葱，仿佛是大自然的绿色宝库；它的云峰寺古朴庄严，被绿林包

裹在山中，仿佛是大自然的瑰宝。每一次呼吸，都仿佛在与自然对

话；每一次凝视，都仿佛在与历史相遇。每一幅照片，每一段文字，

都是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告白。

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孟子山仿佛是一片宁静的绿洲，让我

们能够远离城市的喧嚣与繁华，回归自然的怀抱。在这里，我们可

以放松身心，感受大自然的壮丽与神秘；在这里，我们可以思考人

生的意义与价值，寻找内心的平静与安宁。孟子山，你是大自然的

杰作，你是文化的瑰宝。我将永远铭记你的质朴与厚重，愿你永远

保持那份宁静与安详。

近读徐珂《清稗类钞》，这部煌煌 300

余万言的笔记巨著，从清人、近人的文集、

笔记、札记、报章、说部中广搜博采，举凡

军国大事、典章制度、社会经济、学术文

化、名臣硕儒、疾病灾害、盗贼流氓、民情

风俗、古迹名胜，无所不包，宛如一幅色彩

斑斓的油画，记录着有清一朝的山河民

情。

渌水之畔，静卧湘东丘陵间的醴陵，

同样亦在这部记录清代掌故遗闻的汇编

中留下自己的印记，虽不过寥寥数笔，却

如渌江水中的倒影，映出彼时醴陵的风土

人情。且让我们循着古书的墨迹，探寻醴

陵的旧时模样与今日新颜，看那千年文脉

如何在岁月中流转生辉。

●红颜悲歌与昨日芳华

渌江水缓缓流过醴陵，江畔曾留下多

少女子的倩影，或倚栏低吟，或寄情书卷。

清代的醴陵女子，总带着几分才情与无

奈。那时，湘东山高路远，日子清苦，许多

人家将女儿送往他乡谋生。

《清稗类钞·娼妓类》便记下了这样的

故事：“长沙女闾繁盛……本帮则醴陵产

为多。”清末，长沙妓肆灯火阑珊，醴陵女

子以姿容才艺名噪一时，酒席需二十缗，

出局侑酒二缗，假室博戏得四缗，另佐四

肴。新年迎客，须献果盘、燃烛放爆，称作

“做财神”，客人回以十二缗或八缗之礼，

婢仆亦分赏资。生日设宴，谓之“摆脸面”，

过夜称“挂衣”，这些细节如市井画卷，生

动入微。又有一位“赛渌江”，以色倾县，通

书史，琴棋书画无不精通，与一孝廉相慕，

许下白首之约。然孝廉赴桂林，囿于家室

未能携行，她闭门自守，鬻衣度日，终郁郁

而逝，徒留叹息。这段故事，既是个体的悲

剧，也是清末社会底层的缩影。

今日渌江依旧流淌，女子们的命运却

已截然不同。遍布城乡的中小学校园内，

女教师手持粉笔，教书育人，课堂上书声

朗朗；医院的病房里，女医护穿梭往来忙

碌，温柔的目光守护着生命的希望。她们

的才华与坚韧，像是对“赛渌江”才艺的遥

远回应，不再囿于青楼的灯影，而是绽放

在更广阔的天地。更有一群女子投身创

业，窑火千年不灭的窑炉旁，女匠人以灵

巧的双手捏塑泥胎，眼绘彩霞，将传承千

年的手艺化为流光溢彩的艺术珍品——

醴陵陶瓷产业年产值已逾七百亿元(2023

年统计数据），产品远销 150 余国，釉下五

彩瓷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这些

女匠人，既是产业的支柱，也是文化的传

承者。

从清代“鬻饰衣”的无奈，到今日自立

门户的从容，醴陵女子的坚韧如渌水般绵

延，流淌出新时代的自信与光彩。她们的

故事，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醴陵

从乡土走向世界的见证。

●婚农旧俗，乡情今存

乡间的炊烟袅袅，常伴着喜事的锣

鼓，醴陵的婚礼自古是人情与乡土的交

织。清代的醴陵，地处湖南腹地，受中原礼

俗影响颇深，婚事既是家族的盛典，也是

乡邻的欢聚。《清稗类钞·婚姻类》写到醴

陵的婚俗，“重媒妁，慎门阀。”订婚从红笺

互换八字始，称“草八字”，后以红绿笺互

填庚帖，婚日新娘蒙绣帕乘彩舆而至，入

门由宜男夫妇揭幕，交拜合卺，宾客歌诗

闹房，次日敬茶翁姑，谓之“拜茶”。这套礼

俗繁复而隆重，透出对血脉传承的珍视。

《清稗类钞·农商类》则记：“醴陵农事甚

勤，隙地皆垦。”稻田分早晚两熟，山间种

植薯芋豆粟，茶麻佐用，农人一年到头辛

劳不息，汗水滋养乡土。这勤劳的秉性，与

婚礼的热闹相辅相成，构成了醴陵乡间的

日常图景。

如今，醴陵的婚俗虽有简化，却古韵

犹存。乡村院落里，新人披红挂彩，锣鼓喧

天，敬茶之礼未改，一杯清茶递到长辈手

中，笑语盈庭，乡情依旧温厚。现代婚礼

中，瓷碗或瓷盘常作为贺礼，既实用，又寄

托着千年窑火的祝福。这些瓷器，承载着

醴陵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清代“合卺”

饮酒的温情遥相呼应。农事也迎来新变

化，田间不再是单纯的犁耙劳作，农人用

无人机播种，有机稻米逐渐增多，丰收的

景象依然留在乡间。这份勤劳，早已超越

田垄，撑起全市近九百亿元的经济规模

（2023 年统计数据）。花炮产业传承自唐代

李畋的遗风，出口占全国六成，每逢重大

庆典，焰火漫天，照亮夜空，宛如清代农人

点燃的希望之光。

从“彩舆”的古礼到今日的焰火，从

“隙地皆垦”的辛勤到现代的丰饶，醴陵的

乡情在时光中沉淀，愈发醇厚，成为小城

文化的根基。

●侠义风流，革新余响

湘人豪情，醴陵亦有侠骨。清末的醴

陵，虽偏处一隅，却不乏义举温暖人心。

《清稗类钞·义侠类》载，光绪壬寅（1902），

张致安署醴陵县令，巡狱时见在押囚犯姚

生范，因庚子票案入狱，却藏《新民报》等

鼓吹革命的新学报刊，颇具才识。张命题

试之，出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姚

对答如流。张遂释其罪，任其掌“自新习艺

所”，兼授算学，且力排众议，怒斥典史曰：

“彼逃，咎在我。”此举不仅救人于囹圄，更

点燃了新学的火种。

类似的记载也出现在《清稗类钞·狱

讼类》中的“上海苏报案”条目中，《苏报》

主笔之一汪文溥，《苏报》案发后自上海租

界逃离，辗转任醴陵县令，任职时正逢醴

陵“党狱”风波，力保多人免祸，后虽为人

举报所去职，其义却如星火，长存乡野。这

两位官员的侠义，映照出清末醴陵在变革

中的担当。

今日，醴陵的革新之风吹遍山城。工

业园区里，科技企业彻夜忙碌，高新技术

撑起一片天地。那份开明担当，从张致安

的“自新”流向今日的企业家，他们用创新

推动产业前行，年产值突破数百亿元的陶

瓷与花炮产业，便是明证。渌江书院修葺

一新，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触摸历史，陶瓷

职业学校传承清代工艺，培育新匠，延续

着张致安救才育人的仁心。汪文溥的仗

义，则在社区街巷间重现，志愿者走家串

户，守护邻里安宁，宛如清代义举的现代

回响。

醴陵的侠情，不仅停留在历史书页，

更融入现代生活的点滴。从清末的县衙到

今日的校园与街巷，这份精神如灯火，温

暖着醴陵的岁月，照亮小城前行的路。

●路通文脉，志远情长

老辈人常说，醴陵藏在山坳里，过去

出门靠脚，货物靠肩，日子清静却也闭塞。

直到清末，一条铁轨划破寂静，带来了新

的希望。《清稗类钞·地理类》于“鄱阳湖在

江西”条附记：“西境萍乡县有煤矿，且有

铁道二百余里西通湖南醴陵，以资转运。”

清光绪年间，萍醴铁路初建，煤炭、瓷器、

花炮沿此东去，醴陵的山川不再是屏障。

如今，铁轨声犹在耳，路却更宽广。这

条铁路融入浙赣线，沪昆高铁呼啸而过，

铁海联运班列从醴陵南站出发，满载醴陵

陶瓷的集装箱，最快 19个小时就能到达海

港，远销海外，有效化解运输陶瓷易碎、时

效难保障等难题。醴陵不再是清代的偏远

小城，那清代铁轨初铺的梦想，化作今日

醴陵走向世界的坦途，渌水之畔，车轮滚

滚，载着乡土的骄傲远行。

醴陵的文脉，则在书声中生根。《清稗

类钞·知遇类》记，左宗棠落魄时为渌江书

院山长，生活清贫，几无以继。两江总督陶

澍回籍扫墓，路过醴陵，假书院为行馆，县

令嘱左宗棠撰书楹帖欢迎，那副著名的楹

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

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便成于此

时。陶澍见后大为激赏，遂延左宗棠入其

幕府，并结为儿女姻亲，左宗棠一生功业

自此起步……这盏书院之灯，曾照亮一代

名臣的志向，也点燃了醴陵的文化传承。

如今，渌江书院修葺一新，展览与讲座诉

说旧事；新建的教学楼里，孩子们在数字

化教室学习，笔尖划过的痕迹，像是对书

院的回应。从清代的墨香到今日的课堂，

醴陵的文脉在历史与现实中流淌，滋养着

小城的文化根基。

醴陵人恋土难迁，如田间的禾苗，守

着故园。《清稗类钞·农商类》叹其“富村民

性而缺市民性”，子弟“多习工艺及星卜等

技”，“商贾出外贸易者少，间亦有扬帆外

出者，然不久即归，鲜流连”，这股恋土的

劲儿，熬出了百年前的清苦岁月，也熬出

了今天的醴陵。

如今，城市迈向现代，那股浓浓的乡

情依然不改分毫。陶瓷博览会上，瓷碗瓷

盘堆得像小山，窑炉旁的老师傅带着徒弟

又捏起了泥胎；婚丧嫁娶，焰火半空中炸

开，男女老少挤着看；《思情鬼歌》熟悉的

旋律响起，老太太跟着哼，眼睛眯成一条

缝……那清代的“工艺”，变成了国宝级的

五彩瓷；那“安土重迁”的心思，还在炊烟

里飘。

从赛渌江的琴声到女匠的笑脸，从彩

舆的鼓点到焰火的光亮，从田间的汗珠到

城里的热闹，醴陵的故事如渌水之悠悠，

从清末流到今朝，带着乡音，在时光里慢

慢地讲。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刚刚

电话通问，遥知家乡油菜花开，江南草

长，又是一年好春景。直勾起我乡土故

园的情愫，急忙翻出微信朋友圈的旧照

来，一景一物，端详思量，一是千年造化

迎客松，还有一个便是“荧惑亭”了。

亭台现身于老家邻村石鼓令人吃

惊，独踞山峦，规模闳肆，红砖条石虽显

破败，岁月沧桑斑驳可见。青石牌匾仍

在的，镌刻有遒劲的“荧惑亭”字眼，赫

然醒目，不知出自哪家达官显贵？亭名

如此高深古奥，偏偏藏此旮旯犄角，到

底建于何时，事出何故？斥资几许，意欲

何为？顿然心生诸多疑问和不解。

石鼓村坐落在山脊，地处湘东边陲

“茶乡”腹地，东临白马石，南下贝水，西

接卧龙，北至英田。方圆不过十里，再往

北达本省攸县，再往东接壤赣省莲花

县，东西不过三十里，山水相依，乡音相

同。画从故乡来，想知故乡事。生我长我

之地，曾经身于咫尺，却了解不多。印象

深刻的还是在“山下屋”求学时，曾抄小

路经过石鼓，也曾与石鼓村同学同桌，

村头小事，稍有耳闻，但都错过了“荧惑

亭”。

小村古来有之，先民以石鼓名，或

以文故，或自地理形胜，难作考究。不过

三四百人的自然村唯一李姓，历来有崇

文尚德之风，公职人员辈出，尤以“李老

师”师表人才著称。因村头一汩活泉，饮

水思源，上世纪 80 年代，水到渠成改作

“石湖”村，仍属八团乡。揣摩荧惑亭图

像，观其形，读其字，沉浸良久，打听老

乡处，竟一问三不知。却令我浮想联翩，

单从亭额字迹考究，首先想到了两位故

里名人，一是“茶陵诗派”领军人物、敕

封文正公的明太师李东阳，一是晚清重

臣谭钟麟——二人皆有书名——那它

又怎样能关联上呢？只知石鼓村离名人

故里十分近，别的关联，还得要有史料

考证才行。

首先当推谭氏。近年来推崇乡村文

旅，早有茶乡文化研究会的老师整理挖

掘地方文化，就石湖村与谭氏渊源作过

一番疏理。同治辛未年（1871），谭钟麟

赴任陕西布政使时，妻子陈夫人因病居

家，改纳服侍起居的李氏为妾（即谭延

闿之母），携眷随行。但李氏的出身在当

时是个绕不过的坎儿，于是谭钟麟把目

光投向乡梓的望族李姓，不露声色地认

八团石湖李氏为宗亲，小妾的出身背景

也就“洗白”了——谭钟麟和谭延闿皆

为八团李氏族谱作过序文，自称“姻亲”

即为实证——而谭氏父子“颜筋柳骨”

的笔力，与“荧感亭”匾额相呼应。不难

想象，书自父子中的一位皆有可能，果

真如此，也就大概推断“荧惑亭”起于晚

清之后，距今存百五十年以上的历史底

蕴了。

再来说李氏，不得不提声名远扬的

龙匣古村。寻宗问族，八团李氏与高陇

龙匣李氏（即李东阳祖籍）同出一源，当

年李东阳归里省亲扫墓，在茶乡故里驻

留是千真万确的，史有记载。据说如今

梓里仅存的书法文物，正是从八团李氏

的家传中所获。且有李东阳画像，及彭

维新题、谭钟麟书《像赞》实物重见天

日。就此看来，要是李东阳提笔，那“荧

惑亭”的年事就更为久远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身处异

地，偶然发现老家如此尤物，荧惑不知，

疑惑不解，石破光离藏岁月，人惊旧往

问星辰。现在顺应新农村建设，故里乡

村已隶属火田镇了，作为地名，八团、石

鼓的消失又何足挂齿？口耳相传，渐行

渐远，行将归于尘土的荧惑亭，究竟藏

有多少原始村落的文化基因密码呢？仍

旧是个谜。孟子山山麓，掩映在绿树丛中的云峰寺

渌水悠长 文脉流芳

《清稗类钞》中的醴陵
郭亮

石鼓有个荧惑亭
郭斌

隐于茶乡一隅的荧惑亭

民 国 年 间 ，商

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的《清稗类钞》

醴陵陶润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正在给瓷器半成品上

釉的女性匠人

醴陵西山脚下，绿树掩映中的渌江书院


